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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年三月十九日晚上，當布希總

統一聲令下，「美伊」戰爭爆發了，

電視上不停地播著戰爭新聞，我想到在前線的兒

子Andrew，眼淚霎時如雨落下。忘了老公這兩天

正惹我生氣，也忘了身體的病痛，心裡只想著︰

「Andrew 怎麼辦？會不會碰到危險？」

諸多負面的想法全湧進腦子，似乎天就會

這麼塌下來。 

其實 Andrew 不是我懷胎十個月生

的，他是我的 Stepson。一年半前，我成

了他的 Stepmother。我不願用「後母」、

「繼子」這樣的名詞來解釋我和這孩子的

關係，是因為我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當

我心情不好時，這孩子會主動陪我聊

天；當他不懂事的妹妹找我麻煩時，

Andrew會率先去教育妹妹。因此他雖不

是我生的，但我疼他絕不亞於親生的。 

去年六月，兒子高中即將畢業，雖然 

SAT成績不錯，也如大多數的學生一樣，寄出了許

多大學申請表。但是他卻一心想從軍，一方面想

離開家，一方面也有經濟的壓力，再加上年輕人

好動又崇拜英雄，所以成為 Marine 是他當時的

第一目標。即使是  UC Irvine 寄來電腦系的入

學許可，也不為所動，甚至將它丟入垃圾桶。就

這樣，他在二○○二年的七月正式從軍，當時年

僅十七歲九個月。受訓半年後，不到十八歲半的

年齡就被派往戰場。 

Andrew  的親生媽媽在他八歲時過世了，八

年多的時間，由爸爸一個人帶著他和小六歲的妹

妹長大。爸爸一方面要完成未完成的博士學位，

一方面要照顧兄妹倆。所以 Andrew 從小就很獨

立，小小八、九歲的年紀就能自己燒飯洗衣，學

校功課也都能自理。但單親家庭的孩子，總難有

完整的愛，父親一個人的愛如何平均分給兄妹

倆？妹妹小又「鬼靈精」，加上父親與女兒的特

殊情份，讓 Andrew 老覺得爸爸偏心。十

六、七歲的青少年，正年輕氣盛，每覺得

「不公平」就跟我說︰「有一天，我會一

拳把爸爸打死。」我總告訴他︰「改變自

己，很多事會跟著改變。」當他接受新兵

訓練不到一個半月，寫信回來向父親說

對不起，也告訴父親︰「I love you, 

Dad！」這是我的孩子，一個能面對自己錯

誤的孩子。新兵訓練三個月回來時，我忍

不住抱著這孩子，告訴他︰「阿姨是多麼

以你為傲，不是因為你是一個 Marine，

而是因為你懂得 Say Sorry，並且能勇於

面對自己的錯誤。看！現在是不是一切都

變了？」 

被調往科威特備戰，是始料未及的事。他才

十八歲，才受訓半年，怎麼能上戰場？為他餞行

那天，想著一個十八歲的孩子，要如何去面對戰

爭？面對死亡？身為母親的我是多麼心疼呀！

跑遍了 South Coast Mall，買了一條十字架項

鍊 (太貴了怕丟，太便宜又沒價值) 為他帶上。

我只交代兩件事︰「一、戰場上，每個人都面對著

生死存亡，難免自私。如果有什麼不公平的事，

拿著十字架跟神講，讓神為你申冤。二、戰爭總

難免傷亡，不管是敵人或同伴死傷，那不是你的

錯，不用害怕。記得拿著十字架為他祝福。」 

，我以你為榮 鄭春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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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飛機前幾個小時，我們又趕到二十九棕櫚 

(Twenty-nine Palms) 基地為他送行，問他怕不

怕？他說，他不怕死亡，只是面對一個不知道的

未來，他害怕。是啊！一個十八歲的孩子，能有

多少能力承擔如此之重的考驗？  

隨著戰爭結束，我的一顆心也慢慢放下來。

我們相信，Andrew 歷經了這樣的大事，必定又長

大了。這次我不只為他能面對錯誤為榮，我更以

他成為一個「創造歷史的男人」為榮！所謂「Boys 

read history; while men make it」。兒子，我

以你為榮！ (轉載自佳音社「2003慈母手中線特

輯」) 

七 月二十四日，兒子終於回到美國本土

了！距離他離開美國整整半年。 

接兒子當天，我們全家總動員。那天中午，

我原本答應「有情天音樂世界」主持「觸動心靈」

音樂會的記者會，由於美國軍方總是無法告知兒

子部隊回程的確切時間，又怕Andrew下車的剎

那，見不到家人而有失落感，我寧可一大早去等，

也不要失去見兒子的第一時間，因此向「有情天

音樂世界」的陳逸豪牧師告假，由「北美多加協

會」的何師母幫我出席記者會。這才放心去接 

Andrew。 

聽說這些戰士回來

後，不能立刻跟我們回

家，必須等第二天早上，

基地的將軍對他們說

完話之後才能離營。前幾天，我們打聽了附近

的旅館，全都客滿。而一次往返基地到我們家，

須費時近六小時。我們那堪折騰兩個往返近十

二、三小時？更何況軍隊的行程不停的變化，讓

我們這些家長只能等，很難做別的計劃。 

於是，我們這家和我們兒子同一單位的華裔

戰士---鄭霆鈞的父母決定帶著帳棚就地扎營。

等他個二十四小時。 

一早，準備好所有露營用具，吃、喝、睡甚

至消遣用的撲克牌，一應聚全，準備做個另類露

營。 

中午，到社區大學接了姊姊，直衝二十九棕

櫚基地。想著等待、擔心了整整半年，Andrew 終

於要回家了，全家人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二十九棕櫚基地，地處加州東南部的沙漠，

白天氣溫最高達華氏120度，相當於攝氏43、44

度。 Andrew 平常就是在這個基地受訓。 

這次美伊戰爭，二十九棕櫚基地的海軍陸戰

隊第一坦克營，獲得了極大的戰果。拉倒胡森銅

像，並在銅像上覆蓋國旗的華裔戰士---陳同歡

就是隸屬這支部隊。 

下午三點多，我們到了這沙漠中的基地。當

地的官兵已經搭起了許多遮陽蓬，也準備了一桶

桶的冰涼飲料，供我們這些家長們飲用。在華氏

一百多度的酷熱氣溫下，待上一、兩個小時，已

經歷戰爭的 鄭春悅 


